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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纪念日。 为了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
先烈，本报记者采访了 2 位家住临汾社区的老战士及其家人，带大家一起聆听老战士讲述峥嵘岁月，回顾那段可歌可
泣的岁月，让临汾儿女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临汾路 299 弄老战士杜兴良：

战场上火线入党 一颗红心永不变

岭南路 100 弄老战士温庆喜：

勇敢冲锋为和平 照顾大娘报恩情

结束语：两位年逾九旬的老战士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革命经历。 忆峥嵘岁月，虽苦犹荣，部队生活锻炼了他
们的身体，磨练了他们的革命思想意志，培养了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他们戎马生涯中的光辉
一页。 而今，老战士们都很满足今天的幸福生活，纷纷感恩地表示：“我的一切都是党给我的，是党培养教育了我，
我将永远热爱它！ ”

“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口述 杜兴良 整理 张翠玲

我是山东省莱州市杜家村人，
于 1929 年 10 月出生。 1944 年春
节， 一位郭姓副班长因负伤在我村
养伤。 后来，在他的影响下我参军入
伍，开启了我的从军生涯。

1946 年 6 月，胶（胶州）高（高
密）即（即墨）战役打响。 我军对敌
实施各个击破， 计划在一周之内攻
打胶州、高密、即墨三座城。 在攻打
高密的攻坚战斗中，我负伤了。 也是
在此次战斗中，我战场入党，也叫火
线入党。 当时，一颗子弹从我的右手
臂肱二头肌处穿进去又穿出来，并
再次穿进小胳膊里，骨头被打碎了，
子弹和骨肉连在一起。 我被抬到四
十多公里外的医疗队救治， 一路上
流血不止。 当时，老排长一直喊我的
名字：“小杜！ 小杜！ ”。 他提醒我千
万不要睡觉。 等到了医疗队，我已接
近半昏迷状态， 只听到老排长焦急

地喊：“医生、医生，快！ 这个小兵不
行了。 ”

那时候，药品稀缺，针对负伤的
肢体，为了避免感染危及生命，最省
力的办法就是截肢。 曾多次负伤的
老排长告诉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
不要同意截肢。 因为老排长的及时
提醒和战地医生的努力救治， 我的
胳膊总算保住了。

从医院出来， 组织通知我参加
党小组会， 我才知道自己已经入党

了。 当时，我们团就我一个兵在战场
上火线入党。

我先后参加过二年抗战， 三年
解放战争， 二年零六个月的抗美援
朝战争……实际参加的战斗有近百
次，打过中外闻名的 1947 年莱芜战
役、 孟良崮战役、 南麻临朐战役；
1948 年的潍坊战役、 济南战役、淮
海战役；1949 年的渡江战役、 上海
战役等。

抗美援朝战争中，共进行过五次
大的战役，我参加了其中的二次战役
（第二次、第五次战役）时间长达 40
余天，其中大的战斗有 15次之多。

我的前半生是从枪林弹雨中走
出来的， 后半生在备战训练的军营
中度过。 1982 年我正团离休。 1994
年 12 月， 我和爱人王瑛来到临汾
社区生活。想到牺牲的战友，我很珍
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是党
培养教育了我。 我们也十分注重培
养教育晚辈们要自强和爱国。

杜杜兴兴良良和和爱爱人人王王瑛瑛

□记者 张翠玲

温庆喜，今年 96 岁，江苏省赣
榆县黑林乡温旦村人，少时家贫。 他
9 岁开始做工，17 岁参加民兵，19
岁入伍， 是当时山东军区的一名机
枪手，司令员兼政委为罗荣恒。

据温庆喜的小女婿韩金根讲
述，老丈人戎马一生，作战两次，立
过四等功一次。 1944�年 2 月参军，
后在第三野战军公安团一营任副班
长。 后来，他随部队到上海，在陈毅
为司令员的警卫营里面当警卫员。
他还曾在炊事班工作过一段时间，
职别为炊事班班长。

抗日战争时期， 他的左手被日
本人的流弹弹片擦伤。 解放战争时
期， 我军在山东济南城攻城冲锋的
时候，他从高高的城墙上摔下来，腰

负伤了。 负伤后，他在当地一个村子
里养伤，一位好心的大娘收留了他，
精心照料他长达 2 个月之久。 伤养
好后，他又回到了部队。 后来，他一
直对大娘心有牵挂， 在生活上对大

娘照顾有加，以报当年的恩情，直至
大娘离世。

后来，他在上海入党了。 入党多
年后， 这份载满红色记忆的老物
件———入党志愿书， 依然被他小心
翼翼地保存着，虽然纸张泛黄了，但
是当年留下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用蓝墨水书写的钢笔字，一笔一画，
十分工整。

华东政法学院建校后， 他作为
第一批学生入学。 1954 年，大学毕
业后，他被分配到市民政局工作，从
事行政工作，直至离休，享受局级待
遇。

如今， 年纪大了、 有点耳背的
他，十分喜欢看电视，音量调节到较
高的数值。 每当看到打仗的电视画
面时，他高兴地笑，仿佛看见了年轻
时的自己。

温温庆庆喜喜


